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璀璨的夜 摄影 张今卓

今年的正月已然接近尾声，二月二
龙抬头，寓意祥龙翘首，送瑞赐福，人们
祈盼风调雨顺！

在农村，二月二才是新年的谢幕。
过了二月二，农事就很繁重，起羊圈、送
粪、加工牲畜饲料等，一桩接着一桩，很
难再得闲暇。

小时候，大概二月二前一周，母亲就
开始张罗着燎猪头。她在泥火盆里生起
木炭火，捎带把烙铁、钐刀等家伙什儿找
来备用。一般大一点儿的猪头有二十多
斤，小一点儿的也有十五、六斤，母亲养
的年猪体壮膘实，白条都在三百斤上
下。生着火，母亲就走进仓房，不一会
儿，她一手拎猪头，一手拎猪蹄，趔趄着
走出仓房。这一天，通常是母亲和大娘、
老婶儿约好的。只要看见我家院子里冒
起生烟，大娘和老婶儿就拎着猪头猪蹄
儿进院了，这时，火盆里的火也烧旺了。

三个猪头、十二只猪蹄儿随意放在
火盆旁边，猪头有大有小，眼睛都紧紧闭
着，耳朵竖楞起来，鼻孔洞开，嘴巴微张，
惨白的牙齿参差外露，仿佛还在尖利凄
惨地号叫，看起来阴森可怕。至此，似乎
又见持刀人步步逼近那头捆好的大肥猪
……看着看着，那猪仿佛又活了。突然，
我就怕了，躲进屋里不敢再出来。

三个乡下女人就开始劳作了，一边
唠嗑儿闲聊。燎毛味儿时浓时淡，不时
飘进来，像是怂恿和蛊惑，让我心生好
奇，想出来看母亲她们燎猪头，听些她们
嘴里的家长里短。于是，我躲进屋里，半
跪在火炕上，上半身靠住窗台，双手托着
下巴望向窗外，只见母亲她们一边干活
儿，一边说笑，我就静静地看着她们。只

是，我总有意躲开那几双紧闭的猪眼，害
怕跟它们对视。

在北方，农历二月初二算是冬末春
初，风还没定性子，一会儿偏北，一会儿
向南，火盆里的火苗儿摇摆不定，像轻薄
的黄丝带，狂飞乱舞，生烟子味儿四处乱
窜，院子里也一片乌烟瘴气了。母亲她
们深受其害，不是老婶儿被火苗儿燎了
头脸儿，就是大娘被呛红了眼睛，正撩起
衣襟儿不住地抹眼泪，母亲闻了生烟味
儿，也会吭吭地咳。可是，谁也不怠慢手
里的活计，依然低头拾弄着。对她们妯
娌三人来讲，与其说这是一桩琐碎难缠
的活计，不如说是一场简单热闹的聚
会。妯娌三人一起燎猪头已经成了传
统，持续了好多年，直到老叔意外早逝、
老婶儿改嫁。

院子中央，火盆里一尺来高的火苗
随风跳跃，哧哧燃着，有点儿张牙舞爪。
一会儿工夫，就把烙铁烧得通红，烙铁刚
一挨到猪头，猪毛就焦了，瞬间化成一股
青烟儿。“哧哧……滋啦……”，烙铁被一
双粗糙皴裂的手摁着，贴着猪皮细细密
密地推过，上面便留下一道道焦痕，像涂
了黄酱，散发着浓烈的气味儿。青烟儿
夹杂着焦煳味儿袅袅升空，院子里就全
是燎毛味儿了。烙铁所过之处，全是焦
黄的猪皮，还往外渗着油星儿。

把整个猪头烙个大荒儿后，母亲她
们拿着小巧锋利的钐刀儿，小心地把猪
的鼻孔、眼边儿和唇缝儿的毛茬儿剔刮
干净，有时干脆把猪的唇边儿和眼边儿
用刀尖儿轻轻拉掉，有点儿像现在的拉
皮儿术。刀尖儿那么快，母亲她们表情
那么轻松，动作那么轻巧，像信手割倒一

把韭菜。可猪头遭遇了这千刀万剐，却
愈发面目狰狞。

燎好的猪头猪蹄，被泡在大铁锅里，
清澈的压井水就变得暗红粘稠，散发着
血腥味儿，再换过水继续泡。两三天后，
血水和腥味就淡了，就着软乎劲儿，猪头
被分割成两半，然后，就着大葱大蒜下
锅。灶膛里是熊熊的木柴火，一会儿，满
锅的汤水就沸腾起来，葱花浮游，白沫儿
翻滚，肉香味儿渐渐从锅里飘出来，真
香！这时，母亲总是用铝勺子撇走白沫
儿，她一抹，一掠，动作轻松又稔熟，像是
要留住烟火晨炊里所有的美好。现在想
起来，锅台前忙忙碌碌的母亲，竟有几分
卓文君当垆卖酒的俊美。一勺一勺撇走
浮沫儿，母亲就扣好锅盖继续文火慢煮，
差不多大半个上午，猪头才被煮熟煮
透。母亲麻利地捞出猪头和猪蹄儿，然
后，剔骨，切片，装盘，整个过程一气呵
成，有点儿像庖丁解牛，看起来游刃有
余。猪头肉吃起来口感劲道，肥而不腻，
可用来炖干白菜、干豆角，或用来炒酸
菜，还可以浇上大蒜汁佐味，再就上几口
腌辣椒、腌葱叶，在嘴里翻来覆去一嚼，
香气越发浓郁了，猪头肉怎么吃都算得
上请客下酒的上等菜肴。

在老家，除了吃猪头猪蹄儿，还有二
月二吃豆子的习俗，而且多数时候吃豌
豆。先要从仓房里取回大半盆当年收获
的干豆，然后挑出当中的秕子和碎瓣
儿。我们家，通常是三双小手齐上阵，每
个人挑出一大把饱满的豌豆，就随手扬
进另一个盆里，颇有千金散尽的侠气。
这时，豆粒儿砸在豆粒儿上，“哗啦”一
声，接着弹跳起来，又砸在盆壁上，“邦”
一声响，才肯落下来，像极了一只只顽皮
的跳蚤，那么不听话。现在想想，用“嘈
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来形容
最恰当不过了，只可惜，那时我还没有大
名儿，自然不懂得诗情画意的妙处，只是
直勾勾盯着满盆的豆子，仿佛它们已经
一身香甜味儿，变成我的口中美食了。

挑好的豌豆要用糖水泡上一晚，说
是糖水，其实是糖精水。用糖精是需要
经验的，放少了豌豆没有甜味儿，放多了
又甜得发苦。第二天，豌豆吸足了水，浑
圆饱胀、晶亮洁白，像珍珠一样水润圆
滑。

接下来就是炒豆子了。通常是弟弟
或妹妹费劲巴力地挎回一大筐穰秸，然
后，我坐在灶坑的小木凳上烧火。火苗
儿像舌头，“哧哧”地舔着锅底，不一会
儿，豌豆粒就开始在锅里撒欢儿了，“噼
里啪啦...噼里啪啦...”豆粒儿一边跳，一
边吵，不一会儿水分就蒸发掉了。水汽
带着甜味蒸腾，常常湿了母亲的发梢儿，
她左手擦擦汗，右手有节奏地挥着铲子，

“嚓……嚓……”铲子划过铁锅的声音和
着豌豆的爆裂声，像一曲欢快的小调在
灶台上响起，不一会儿，小院儿就满是香
味儿了。火候到了，豆粒儿渐渐变得干
爽，身上出现一小块一小块的黄斑，那是
铁锅烫上去的花纹，说明豆子就要熟了。

豌豆终于在我们期盼中出锅了，带
着温度，带着香味，带着我们童稚单纯的
期盼，又欢蹦乱跳地回到盆里。

豆子晾凉了，色泽诱人，外焦里嫩，
吃起来又甜又香，又脆又面，解饿又解
馋。第二天，我们的衣兜都成了小粮仓，
装着豆子，装着欢乐，也装着无忧无虑的
好时光。在生产队空荡荡的场院里，是
我们疯跑疯颠的影子，衣服上缝着长长
的龙尾（yi）儿，随风飞舞，像是彩色的链
条，把我的心魂牢牢地拴在那个小山村、
那个小院落……

如今，回到老家，再无青青园中葵，
再无袅袅豌豆香，可那一盆红彤彤的炭
火一直燃着，在我眼里，那是父母的盛年
烟火，从未熄灭。

二月二龙抬头，窗外，又是春风扑
面。我坚信，世界东方的中国龙正蓄势
一跃，腾飞，啸吟，威武有加；不卑，不亢，
深情不减！大中华有龙威，有龙骨，更有
一身豪气满乾坤！

散文

二月二龙抬头
■李云鹤

他高个，腿长，身体好。他是一眼被县骑兵支队长何武魁
相中的，参加县支队那年才17岁。

他的父亲是个猎户，枪打狼一枪毙命，箭射兔立马弹蹬。
他的儿子高金，十几岁就和爹在大山里转。大雪天爹一嗓子
把野鸡从草窝子里惊起，一翅子飞起来，再喝一声，野鸡又飞
起，然后扎在雪窝子里，屁股朝外，不动了。有句俗语说的好

“顾头不顾腚”，正是对野鸡说的。这时高金用上派场了。只
见他撩开长腿，雪花四溅，看好野鸡扎下的地方扑了过去，猎
狗黑子一路狂犬跟随着，野鸡被收入囊中。跟爹跑了几年山，
腿练出来了，跑起来像飞起来一样。胆子也提起来了，枪打的
准了，而且骑得一手好马，绰号就叫“高长腿”难怪县支队长喜
欢的很，商量他父亲好几回才松口，跟着何支队当了通讯员。

辽沈战役结束后，大部队南下了，清匪反霸，减租减息，这
些任务留给了新诞生的人民政府。

漠北县骑兵支队的领导层，都是从部队里抽调的战斗骨
干，其余战士都是由地方人员组成。合在一起也就三百多人
的部队。漠北是坝上草原，山高林密，土匪众多，有几十股，好
几千人，他们杀害农会干部，袭扰地方政府，成为人民的心头
大患。为了打击土匪的嚣张气焰，漠北县成立了骑兵支队，经
过短暂的训练，投入战斗。

石头川是大土匪王瑞金的老巢，这里地势险峻，两面山夹
川，易守难攻。这石头川有一说法“好过石头门，难过的石头
阵”，石头川上下150多华里，进了石头门满川都是大石头，小
的如牛，大的如房，弯弯曲曲的道在石头里穿行着。陌生人想
进来可是不容易，七绕八绕就绕了回来。河套里藏上百八十
人你别想找到。王匪手下有500多土匪，国民党为收买他，又
给了他大批军火，土匪们显的目空一切。公开和人民政府叫
板。这伙土匪耳目很多，一有风吹草动，立刻就有飞书传信。

县政府几次剿匪都损失巨大，伤亡很多人员。上级决定
打掉这股土匪。

高金就生长在石头川的深山里，也知道一些大土匪王瑞
金的情况。但是匪窟里的布防却一点也不知道。政委和支队
长商量派谁去侦察。找来找去也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这时
高金说；“政委，队长，我去吧，我可以化妆成马倌帮他放马，训
马，容易混进去，这样我方便侦查敌情，我这么小他们也不会
怀疑，何况我还是这趟川的人。”，政委和队长互相看了一眼，
点点头说：“小高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你，我们还是有些担
心的，但你还是最合适的，你一定要小心啊！”，两位首长又做
了一些嘱咐，高金就下了石头川。

土匪王瑞金有一个很大的马群，每年都要雇马倌。这天
看到有一个小伙子找上门来放马，大管家正愁放马的人少呢，
一问又是石头川的人，就留下了。高金勤快，马放的好，在院
里又乐于助人，一来二去和这些土匪混熟了。虽然不能知道
土匪的布防情况，但天长日久还是从土匪嘴里听到一些情
况。特别是几次土匪的突然行动，看到土匪们都往西山上跑，
心里就觉得这里一定是土匪的重点防御处。他还发现每次行
动前，管家都从一个信鸽腿上解下一个小管。看来土匪的外
围眼线还真不少。他利用上山放马的机会，偷偷带上绳索，绑
在一棵大树上，从悬崖上坠下西山，下到山下，他惊呆了。他
的判断没有差，这里的地堡暗道纵横交错，易守难攻。从沟里
进攻只能损兵折将，必须奇兵制胜，从悬崖上下来，一个破敌
想法在脑中形成。

这天，高金找到管家说：“家里有急事，得回去了”，管家相
中他放的马好，就不舍得让他走，让他说办完事就回来，高金
拿上工钱，撩开长腿，半天就回到了部队。

首长们根据高金汇报的情况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制定了
作战方案，决定避开以往从石头川直接进攻的方法，改为奇
袭，从西崖峭壁坠下，直捣土匪老巢。并协调上级抽调一个团
配合。然后对外围眼线进行侦查清除。土匪的老窝一下子成
了瞎子，部队这时封锁了石头川沟门。

战斗在八月打响，县支队一个营的兵力从西山悬崖放下
绳索，出其不意占领了西山敌人的主阵地，从后面对敌人发起
进攻，正面石头川约一个团投入战斗，两面夹击。敌人仓促迎
战，乱成一团，面对奇兵，再也无力抵抗，丢下几百具尸体，还
有一百多土匪投降，王瑞金在十几个土匪的掩护下骑着快马
向小西天逃去。

俘虏从山上下来，管家发现站在支队长旁边的高金穿着
解放军军装，背着驳壳枪，一脸正气，威风凛凛，惊愕地说：“你
不是马倌‘高长腿’吗？”高金笑道：“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

一竿五星红旗插在山巅上，迎风飘扬。

小小说

高长腿
■红桃

年前，我去旗政务服务大厅税务窗口办事。
一个看上去二十多岁的小伙子，热情地隔着柜台
让我对面坐下。我清楚地听他叫了我一声：“大
娘，你办什么业务？”当时，我就蒙了。除了小叔
子的儿子，小侄儿叫我大娘外，还从来没有听到
这个称呼。虽然戴了口罩，但自我感觉还没有这
么老吧？总之，心里不舒服，为自己的衰老而难
过。办理过程，需要身份印证，我离开了一会
儿。等我再回窗口时，前面已经有人在办事了。
那个小伙子看到我后，说：“大姐，你稍等一下。
办完他的就给你办。”这次他的声音依然清晰，这
一下子让我心情又爽歪歪了。没想到，“大娘”和

“大姐”让人的心情落差这么大。暗暗嘲笑自己
太脆弱，说白了就是还不能接受自己衰老的事
实。

想起一次对镜梳头时，突然发现了一根白头
发。当时，我顿感意外，忍不住尖叫起来，忙叫老
公帮忙把它薅下来，然后央求老公给我再仔细查
找，那天，他尽心尽力一共找到长短白发15根。
我让他毫不留情全部薅掉。那天，我郁闷了好一
阵子，面对镜子里的自己，暗自神伤，我就纳闷自
己还不到五十岁怎么就有白头发了呢。后来，我
和朋友聚会聊天得知，原来好多同龄人早就开始
染发了。随着日子的流淌，我已能坦然接受自己
的白发和皱纹，自己的年龄和衰老，也能面对众
人不避讳告知别人自己的年龄。

年后，我和好友一块吃饭。她说自己都有白
头发了，本来还以为自己很年轻呢，谁想到被浴
池吧台的收银员给叫了声阿姨。看那收银员年
纪也不小了，难道自己看起来就这么老吗？本以
为在同龄人中，长得还算年轻的。经她这么一
叫，心里难过了好一阵子。我比好友大一岁，没
想到我们竟然有同样的心情。我们边吃边聊，感
叹时光的无情、岁月的流逝、人生的短暂。我们
相互鼓励，相互安慰，接受不再年轻的容颜和衰
老的自己。不知何时眼带、皱纹、白发悄然附身，
背厚了、肩宽了、腰弯了、身形走样了。衣服也不
敢随意穿了，岁月真是一把无情刀，一不小心就
把人弄得千疮百孔。

想起女儿小的时候，一次，我们唤她老丫头，
她竟然哭了起来。边哭边喊：“我有那么老吗，竟
然叫我老丫头。”我们没有想到，小小年纪的她，
从心里是怕老的。看她哭得那么伤心，任凭我们
怎么解释都无济于事。后来，我们在她面前就一
直避开“老”字称呼，直到她长大一点，懂事了，我
们也很少叫她老丫头。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生老病死，自然规律。
谁都想青春永驻，长生不老，但赤裸裸的现实我
们谁也无法逃避。面对衰老，我们只能清醒并勇
敢的接受。过衰老关，需要正确的心理认知和良
好的心态，需要修身养性。身体的衰老并不可
怕，可怕的是心理的衰老。我一直认为，只要心
态不老，人就会永远年轻。当我们面对衰老，一
定不要害怕，要学会与自己和解，与现实共情。
多读书，用知识丰盈自己的心灵，充实自己的精
神；多运动，锻炼自己的身体和气质；培养兴趣爱
好，修身养性，陶冶情操；结交良师益友，彼此温
暖，彼此慰藉。

接受衰老，顺其自然接受，修心是我们一生
要做的功课。心理健康，才不会抑郁；心理健康，
才会坦然面对现实。内心平和，波澜不惊。不以
物喜，不以己悲，心有暖阳，喜乐安然，只要心态
不老，学会和解，接受每个时期的自己，用心智和
阅历去丰盈自己，就会开心快乐。

散文

接受衰老
■鲍敏杰

父亲生于建国前,兄弟姐妹七人，弟兄三
人，父亲最小，由于爷爷去世的早，年轻时的
父亲就承担起家里的全部重担，带着奶奶拼
生活。

在我孩童的记忆中，父亲是高高大大的，
整日随着生产队的大队人马挣工分，早晚还
要在自家的菜园里，播种、锄草、追肥，他那挥
汗如雨的背影时刻在各种劳动的场面中，我
在家里是老疙瘩，父亲对我偏爱有加，两个哥
哥，一个姐姐都在生产队挣工分。我常常在
他们收工回家的路口玩石子，等着父亲，有时
父亲一只手拿着农具，一只手牵着我，总是感
觉在父亲跟前有一种说不出的愉悦，每每我
抗拒走路，父亲会蹲下背回手，我趴在父亲的
肩背上，工具兜住我的屁股，父亲可以边走边
给我说一些快乐的童谣，什么小老鼠上灯台，
什么小巴狗带铃铛……

父亲的农活干得很出色，每个季节的农
活父亲都在重要岗位上，不管是春种夏锄，还
是秋收打场。记得那时生产队用的绳索都是
草绳，春节刚过不久，山上的雪还没完全化
净，父亲就带着哥哥去山里，割羊胡子草和马
莲，在那乍暖还寒的正月里，大风刺骨，有时
还飘着雪花，父亲领着哥哥背着大捆的羊胡
子草，走进家门。看着父亲劳累的样子，我抗
拒走路的念头打消了。甚至自主地帮着大人
们干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恍惚间已经坐在课桌前，跟着先生背a、
o、e了，学着先生在所谓的本本上写一、二、三
……那时候每个村子都有学堂，就学不成问
题，虽然不是免费教育，一学期只是三五毛钱
的课本款，无论是孩子多少都能上得起学，老
师也是本村人，复试教学,先生也是蛮辛苦
的。放学回家，见到大人们搓草绳也能帮一
点小忙，父亲将割回来的羊胡子草在锅里用
水炸透，放到角落里盖上破旧的毡子，麻袋什
么的，防止炸好的草水分蒸发，开始搓绳子
了，我可以坐在父亲对面续绺，就是将羊胡子

草一小绺一小绺地递给父亲，这样能增加搓
草绳的速度，也就是为了多挣工分，羊胡子草
的草锈很厉害的，不一会满手都是土黄色草
锈，几天都洗不掉，有时父亲搓草绳要搓到夜
很深，记得有时夜里醒来见父亲还在搓草绳。

父亲将自家的菜园打理的也是一大亮
点，菜园很大，可是园子里几乎一点杂草没
有，什么黄瓜，豆角，玉米，青菜萝卜等一应俱
全。父亲种的倭瓜特别好吃，又甜又面，父亲
对种倭瓜是很讲究的，春日里开冻前将鸡窝
里的鸡粪掏出来堆好用土盖住发酵，种瓜的
时候，在菜园的边缘每隔五尺左右挖上小坑，
每个坑里撒上适量的鸡粪，将土与粪松软拌
匀，我可以跟在父亲后面按小坑浇透水，水渗
下去了，父亲将事先生好的瓜芽儿种在小坑
里，再用少许干土覆盖，这样种瓜就完成了。

不几天碧绿的叶片露出来，好像是在向
着我昭示它的顽强与健壮。菜园管理是长久
的，持续的，父亲每天都起得很早，在菜园里
松土施肥，捉虫插架，还要给每棵瓜秧剪叉掐
头，授粉，就这样日复一日的，默默无闻地操
劳着。邻里们对我家的菜园也是很赏识，每
每有新的菜下来，父亲都会让我给邻居家送
一些尝鲜。

我家和大舅家挨着，自从我记事起就没
有见过大舅妈，四个表兄几乎是母亲带大的，
无论舅舅家有什么事母亲去帮忙，还是为舅
舅家做衣服，以及鞋袜，父亲都是非常支持母
亲，小的时候，表兄我们就像一家的孩子。大
舅比母亲大几岁，可是每当春节大舅都是先
到我家，先给父亲拜年，小时候的疑惑长大了

也就淡然了。
我有三个舅舅，二舅和小舅，都比母亲

小，小舅的亲事是父亲一手操办的，小舅母是
村里唯一的女文化人，起初的婚事，小舅母的
父亲不同意，可是小舅母家，小舅母最大，家
里缺少劳动力，后来经过撮合，小舅做了倒插
门女婿。一天在我恍惚的记忆里，小舅和舅
妈生气，叫父亲去了小舅母的家，舅妈的父亲
仍在介怀小舅的婚事，竟不由分说将我父亲
的胳臂打折了，面对着小舅的家庭要破裂，父
亲还是强行忍下了，父亲的隐忍大度，识大体
明礼制，无私的担当为我们营造一个很好的
成长氛围。

后来父亲生病了，经检查是胃癌晚期，就
这样父亲还是坚持做活，1976年的冬天特殊
的冷，西北风像刀子一样，刮得人脸火辣辣的
痛，雪像着了魔似的，纷纷扬扬没有停下来的
意思，我和哥哥每天都要上山打柴禾，那个年
代卖几车烧柴，是唯一的收入。由于天冷在
山上捆不住捆，只好将柴禾散装回来，病重的
父亲每天坚持捆柴禾，有时捆几个就晕了，回
屋在炕上躺一会出去再捆。当时的医疗条件
太差了，尤其是农村，更是缺医少药，父亲每
天用葡萄糖维持体能，到了年底父亲再也坚
持不住了，只能是“卧床休息”了。在父亲卧
床一直到父亲病逝，表兄弟们以及村子里的
亲朋好友，都自发地主动地帮忙照顾父亲，夜
里白天都不离人，大伙轮换着守护。父亲病
重的时候我有退学的念头，而且意志还很坚
定，一心想在家多陪陪父亲，一天我在给父亲
揉腿，父亲说：“三儿，你还是不能退学，念书

有用，去继续念书吧，你哥哥、姐姐们都没读
几天书，你不能耽误了，你要听话我才放心。”
说着又将母亲和哥哥叫到跟前：“明天你们一
定要让三去学校！不然我死也闭不上眼睛。”
就这样我含着泪离开了家。

走在上学的路上，心里默默地祈祷，父亲
一生经历了无数的风风雨雨，父亲会没事的，
会没事的！父亲刚强了一辈子这点小灾难一
定会挺过去的。父亲一定能站起来，带着我
春日里去山里砍柴，到田间去耕作，赶着羊羔
到山坡上啃青草；夏日里带我去锄地、拔草，
在菜园里捉鼢鼠；秋日里带我到山梁上采山
杏，到大田里学割麦；冬日里父亲带着我去山
坳里捕沙鸡、捉野兔……

农历一九七七年二月二十六日父亲走
了，当时我没在跟前，这也是我一生中最大的
遗憾，当时父亲为了不让我荒废学业，强行让
我去了学校。父亲不识字可是父亲一生活的
非常明白，以他的睿智成就了我们兄弟姐妹
的事业与发展，后来听母亲说父亲走的很安
详，微闭着眼睛像是在熟睡，人世间最大的痛
苦莫过于眼睁睁地看着自己亲人的生命一点
一点的耗尽，而自己却无能为力、毫无办法。
父亲走了，父亲带走了所有的不甘和痛苦，所
有的荣辱希望都随着父亲的双眼一合而消失
的无影无踪。父亲带走了人间的痛苦，所留
下的是父亲一生磊落、勤劳和厚道。

父亲的一生是平凡而厚重的一生。父亲
虽然去世多年，他那卓越的见识、无惧无畏的
形象始终萦绕在我心头耳畔，他那高大的背
影始终印熨在我的脑海里。我能有今天，不
单单是父亲赐予我生命，父亲还教会了我如
何做人。我但凡有一点点好的品质、好性格
都是父亲恩赐的结果，我感激我的父亲，感激
上苍赐予我们的父子情分，如果有来世您下
辈子还做我的父亲，我们并不是缘分散尽，下
辈子您不要让我再留下遗憾，天堂的父亲您
可安好！

散文

我的父亲
■袁清良


